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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的盧思騁先生是目前中國最活躍的
環保運動人士之一，未滿四十歲，業已累積豐富
實務經驗，曾在許多重要環境組織位居要職，視
野兼具國際和兩岸三地。90年代初就讀香港中文
大學時期，因緣際會來台灣觀摩社會運動，向美
濃反水庫、貢寮反核四等環保／社區運動取經。
之後他陸續擔任國際綠色和平組織中國分部的項
目總監、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秘書長等，近年來
則常駐北京，積極推動環保培力組織工作，除擔
任中國本土環保團體「自然之友」執行理事長，
並於 2010年創辦「前進工作室」，致力培訓中、
港、台專業非營利組織工作者，以及協助規劃社
會運動戰略等。
提升公民社會力量重建中國
盧先生這次的講題為「當代中國環保運
動與社會轉型」，他指出從大陸近
年風起雲湧的老百姓維權潮，
可以發現「權力和資本的交
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
棘手的問題。國家權力
與資本雙雙惡性膨
脹、交相掩護，導致
腐敗情事層出不窮，
變 成 無 法 治 理
(ungovernable)的 問
題，社會不平等快速加
劇。去年的富士康工人
連環自殺事件，引起對於
中國模式的反思：市場改革
帶來的經濟發展，是社會整體生
活水平提高，還是衍生出更多不平等的怪獸？
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分裂，許多學者和政治
家紛紛出言警示。北京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稱這些
利用官商勾結、讓國家用強制手段達成個人利益
產生的群體為「第四部門」；經濟學者吳敬璉稱
之為「權貴資本主義」，連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
經公開表示對於「特殊利益集團」的譴責。如何
從這種困局中走出、進行「社會重建」，盧先生
認為要擴展第三部門，亦即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說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者
博蘭尼(Karl Polanyi)提出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像
是工會、合作社等「能動社會」(active society)的
力量，制約權力與控制資本，抵銷第四部門對中
國現代化的負面影響，平衡國家、市場、社會的
關係。
盧先生批評：「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有了『社
會』」。當今中國學界在分析中國現況
時，面臨自由派和新左派關於社會
主義的論辯。自由派主張限制
國家權力、加強經濟自由；
新左派則類似西方的新自
由主義，主張限制市
場、鞏固國家權力。
但是這兩種觀點都沒
有「社會」的觀點，
在市場和國家的雙重
夾殺下，被犧牲的是
一般老百姓的工作權、
人 權、言 論 權、生 存
權，以及日益增長的環境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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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挑戰是當代中國核心問題的匯集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雖然大幅提高
了國民生活水平與GDP數字，卻也付出了重大的
環境代價，加速國內區域發展的不平等。盧先生
拿出資料表示，根據歐美媒體評比，目前全世界
汙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有四個位在中國；中國
境內有高達三億人無法取得乾淨的飲用水；媒體
報導過的癌症村甚至有一千多個，大大小小的各
種污染嚴重危害國民健康；中國這幾年也超越西
方先進國家，躍升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有
關環境爭議的集體事件越來越多，環境挑戰儼然
成為當代中國核心危機。
面對環境危機，中國公民社會沒有沉默，在
言論權與集會權受到箝制的狀況下，中國民眾必
須使用創意、突擊的方式表達訴求。比如 2007年
的廈門 PX 廠事件 1，是繼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
後，第一次由民間自主發動、大規模走上街頭平
和遊行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以手機簡訊進行「去
中心化動員」，號召廈門居民上街「散步」、實
則遊行，並以 PX=Protect Xiamen（PX ＝保護廈
門）的溫和語言翻轉政府的發展主義。這個行動
也被中國環保人士視為新興城市中產階級自主維
護權益的代表案例。
不過盧先生也注意到，PX廠後來改到雷州半
島設廠，在當地缺乏維權資源的情況下，PX廠仍
然順利完成設廠目的，這突顯出中國環境運動在
政治條件的限制下，缺乏橫向串聯，只是延伸鄰
避主義，把汙染趕到別的地方，環境正義仍沒有
完全落實，不算運動上的勝利。
中國 的缺位失語？
那麼中國環保運動是菁英運動嗎？環保非營
利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與集
體運動的關係又該如何協調，才能夠避免政治風
險、危害運動進行？盧先生坦言，這的確是目前
中國NGO的主要困境之一，從某些民眾諷刺NGO
是New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新政府組織）
就可以看出，中國NGO的角色多半是退居第二線
提供資訊、無法在檯面上進行組織工作。
不過現實仍有許多可能性。有別於傳統社會
運動的「蜘蛛型」組織型態，近年來有越來越多
的非中心化「海星型組織」，亦即就算被截斷任
何一角，仍有延續的生命力，比如近來在中國受
到矚目的「拜客 Bike廣州」，就是由年輕人自發
號召的綠色交通運動。盧先生認為，海星模式是
「第四代公民社會」，由其所發展出的行動網絡
極具韌性(resilient)，可以看成是針對中國禁止組織
化抗爭的求生策略。而這是否能夠促成更進一步
的談判連結與對話？盧先生沒有下定論，只認為
在進步性的光譜上，海星模式的確提供了不一樣
的思維，這也是關注中國集體行動不可忽視的面
向。
盧先生指出，NGO在中國並不是缺位失語，
而是政治策略的多點運用。目前中國NGO著力於
單一議題網絡形成，因為這樣的空間是被允許的，
比如水議題、氣候變遷議題等。去年十月份在天
津舉辦的國際氣候變遷會議，是繼 1995年世界婦
女大會後，又一次在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大會
期間，六十個中國本地和國際NGO聯署「綠色中
國、競跑未來」獨立聲明，呼籲政府重視氣候變
遷危機，象徵中國 NGO自發的倡議力量。
盧先生最後提醒，群眾運動不應只靠政治菁
英來完成，關注草根動員的層面，是中國公民社
會研究者最重要的切入點。 （整理：王舜薇）
1 由台資企業騰龍芳烴（廈門）有限公司投資，原計畫在廈門海滄區興建年產 80萬噸對二甲苯（PX）化工廠
項目。2007年 6月，廈門居民發動千人遊行抗議設廠。
